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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知青的愿望——写给人大常委的信
冷雪峰
2009-10-30 20:48:00
从比较多的知青网站，看到了一些反映知青的问题，心中有些想法。 

  

在咱们一千七百多万当年的知青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能上到网上来述说自己的事情，这些恐怕也都是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相对而言）。而绝大多数当年小学都没有真正毕业的知青们，他们现在生活得如何呢？只有少数文章代表他们反映出了很多的困难。我看过那些文章后也是很激动的，在我知道的知青朋友中，的确有不少为了生活、为了看病、为了房子……既然我们都说“天下知青都是一家”，那么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我起草了一封信，不知道有没有不对的地方？不知道还应该补充些什么？不知道应该不应该发出去？所以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老知青的愿望——写给人大常委的信 

尊敬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我是1963年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的北京知识青年。97年因为身体残疾才提前退休，落户回到了北京。 

根据我了解到不十分全面的情况，知道在四十年前的那个年代里，全国上山下乡到农村支援农业生产的城市知识青年就有一千七百多万人。现在虽然绝大多数人都已经返回了原来的城市，但是因为那个年代的确耽误他们最美好的上学机会，所以他们返城后的工作产生了很大的落差。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他们很多人又首当其冲的遭到了下岗的命运…… 

我们都知道；国家对军队这个群体是非常重视的，因为在战争年代，是他们为了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安全，而奉献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在和平年代又是他们为了国家的安全，而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所以国家没有忘记他们，人民没有忘记他们。因此国家对转业和复员的官兵依然都很重视，不但关心他们的工作安排，更给予了优厚的待遇…… 

难道就忘记了一千七百多万城市知识青年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所作出的牺牲与贡献了吗？这些知识青年难道不是当时屯垦戍边的有生力量？难道不是为了减少城市就业压力的筹码？难道他们不是为了改变旧农村面貌，建设新农业做出贡献的人群吗？就这样的一个群体难道还不值得国家的关注和政策的倾斜吗？ 

…… 

我们恳请国家的权利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能够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群体吧。 

一， 现在这个人群已经步入了老年人的行列，很多下岗的人，只能依赖儿女过着比较艰辛的生活。工作岗位退休的人，也只能得到比较低微退休金…… 

二， 一些从原单位退休后返城的知青，因为农场或是其他县城的工资水平低下，回到了高消费的大城市，生活压力比较大…… 

三， 一些从原单位退休后返城的知青，已经进入了老龄时代，身体都出现了衰退状况，却享受不到城市的医疗保险。原单位的医保条件又与大城市相差太多，报销比例小，还要往返地去办理报销事宜…… 

一个北京知青
2009-10-30 21:25:00
冷雪峰同学：你好!看了你给《全国人大常委>>的信后，很感动。的确，我们知青在当年响应国家的号召，放弃了大城市生活，到了那么艰苦的农村。当时我们是被迫去的。现在，我们这批人都进入了老年期，有的回到北京，有的还在外地，我就是当年一个67届知青，孩子按政策是回到北京，可我退休后不敢回北京，原因就是一没有住房，二外地退休金少，不敢回到高消费的北京生活，怕这点养老金不够，想起过去就难过，更不敢往后想。你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代表了我们广大知青的心声，谢谢你！支持你！
白荷
2009-10-31 12:31:00
支持
书秋香
2009-10-31 12:36:00
人品的正直和善良。

魂牵梦绕延安情
2009-10-31 15:27:00
雪峰网友的愿望、想法代表了众多老知青的心声。老之将至，知青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目前在社保、医疗、居住等生活基本保障方面存在着切时困难，身处窘境。这些情况也得到了社会和有关方面的同情、关注和反映，但愿能早日解决，哪怕是改善、部分解决也是知青的幸事。以下转载人民政协报的一篇报导（2006年）：
走近特困“老知青”群体
张春莉
    他们 , 曾有过激扬青春的昨天：听从祖国的召唤、为追求理想而热血沸腾 , 燃烧生命。血与火的青春历程 , 身心烙下的特殊印记 , 让知青一族经历了寻常人所不同的非凡历练和心灵磨难。
    今春 “两会”, 濮存昕、张化本、 张国初等 7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 , 针对老知青中无住房、无医保、无固定经济收入或经济收入低的特困群体现状提出了大声疾呼。目前 , 就政协委员关注的上述问题 , 本报记者走访了北京市的几名特困老知青……
吴丽春 : 老少三代 6 口人蜗居在不足14平方米的破旧平房
    北京 , 古楼东大街。熙熙攘攘的人群写不尽这个城市一隅的喧闹与繁华。 距著名的古楼约 100 米远的大经厂西巷6 号小杂院里，57 岁的六八届老知青吴丽春一家三代 6 口人 , 挤在一间建筑面积仅 13.9 平方米的破旧平房内。
    踏进这个旮旮旯旯甚至连空中都被充分利用、人为地隔成内外两小间的又矮又旧的小平房， 屋内的摆设一目了然展现在记者面前：厨具、旧衣柜、大小两张床 , 外加一张既当餐桌 又当茶几的小方桌、一个三人长沙发、 电冰箱等生活必备品——这就是全家 老少六口人的全部家当。由于房小、 剩余空间少 , 人在屋内转个身都非常的困难，来人得小心翼翼地进出以免碰落了东西。
    难道这一家6口大人小孩就生活 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内? 记者心中不免有些狐疑 , 吴丽春解释道：里间的双人床是儿子、儿媳妇和小孙子的歇息点；紧接这张床的三人沙发是吴丽春30 岁末嫁女儿的落脚处；门道、也就是外间的那张单人床则是她老俩口的栖身之地。而离这张床不到两尺远摆放的，则是，全家人做饭用的液化气灶和简单的锅碗瓢盆等厨房用具。
  “这张床太小了 , 我和老伴晚上睡觉时再从床边加上两块木板子……”吴 丽春心酸地向记者介绍着，憋了一肚子的话像打开了的闸门滔滔不绝……
    1966年，吴丽春毕业于北京第123 中学，1968 年插队到山西省榆次市农村，l97l年被分配至山西省榆次市第三百货商场当营业员。1997年退休后，吴丽春的户口按政策迁回北京，此后便长期在北京居住、生活，每个月仅从原单位领取 300多元的退休金。为了这笔少得可怜的退休金，吴丽春和其他户口回京的老知青们一样，每年还得自费回山西一趟，让原单位 “验明正身”看看本人是否还键在，别冒领了退休金。“这对我们的人格是极大的侮辱，但为了生存, 也不得不按他们的要求这样去做啊。” 吴丽春强忍着眼泪说。
    去年，吴丽春 60 岁的老伴从山西调回北京后失业设有了工资；女儿因在山西上的技校学历低不好找工作，现在正在进修大专；儿媳妇也因是农村户口不给安排，刚刚找到了一份站柜台的活计。老少六口人仅儿子一人从部队退伍后分配在环卫局帮助修理垃圾车，每目能挣回1500 元钱，加上吴丽春的退休费，即是维持全家人生计的全部经济来源。刚回北京时，吴丽春打了两年短工帮人家洗碗。后来，居委会改选她到了居委会担任支部书记工作，多少能挣点钱帮补家用。但是眼下，由于种种原因，居委会的工作她也不干了。
     “孙子小花钱多 , 全家人就得勒紧腰带节省着花日子过得太紧巴了，儿子上班连一块钱的车费都舍不得，经常是去加油站捡点旧报纸卖了攒钱才坐车……房子太小，我想租个廉租房，有关部门却说廉租房只能照顾低保人员，我们是知青不能享受。”吴丽春说着，伸出自己布满裂口、关节肿大、变形的双手让记者看，伤心地说：“您瞧瞧我的这双手，十个手指头伸不直，常年肿疼 , 因无医保、又无钱看病 , 我只好自己忍着。这都是在插队时住窑洞，睡潮湿的土炕、日久天长落下的一身毛病。我为国家建设献出了自己的青春，苦了一辈子，到晚年却是工资低无住房、无医保……”
    
  在向有关部门递交的情况反映中，吴丽春写道：知青的户口迁回北京是政策允许的，但工作关系在外地，每月只能领到不足400元的退休金，不用说看病，连生活都难以维持。目前仍留在山西等地的北京知青数千人，绝大多数又都在中小企业：企业效益不好，长年拖欠工资，养老保险无法交，根本没有医保。我们真诚地希望政府能伸出援助之手。
     郭俊霞 : 守着病残的儿子在不见阳光的斗室中艰难度日
    1986年，在山西河曲县第二发电厂工作的郭俊霞离婚了，年仅4岁、 眼睛有残疾的儿子判给了她。
      2001年从发电厂退休的郭俊霞因户口已回北京，便带着儿子回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城。但茫茫人海里，已没有了她的立身之地。
     “人生几度秋凉。我带着又喜又忧的矛盾心情回北京了。但人去哪里住? 我在北京的马路上不知徘徊了多少次，常自己问自己：户口回到北京又怎么样？离别了30 多年的北京城没有我的落脚之地。北京这么大，可哪里是我的家？当年， 十六七岁尚未成年的我响应党的号召，去农村接受再教育，干起了不会干的农活，承受了不可想象的痛苦…… 30 多年过去了，叶落归根、两鬓斑白的我回到了北京却是难上加难：没有住房，工资这么低，孩子又因眼睛重残找不到工作，生活没有出路……”
    ​  郭俊霞想租房子住，可她每月仅406元的退休金又无医保等其它社会保障，母子俩根本不能够安身立命？无奈之下 , 她只有去投奔老父亲，在北京东四八条 68号大门过道西边，有一间给父亲落实政策的10平方米的小北房。母子俩来到老父亲的住处开始了艰难度日。因为房子太小、太挤，前两年，征得父亲的同意后，郭俊霞托同学将父亲送进了红十字会办的养老院。这儿，就成为她和20多岁、眼睛高度近视达2000多度的儿子的栖身之地。
     如今，这间10 平方米的小北屋的东北角，已开裂了一条一尺多长的大裂缝； 房间外的一棵大树，又将这小屋惟一能透亮的小窗户遮去了四分之三。记者走进这间小屋，看到了这家的全部家当：两张单人床，床头儿搁着两个洗脸盆，靠西墙又放着一个破旧的三门衣柜。因常年不见阳光，小屋散发着一股又潮又霉的难闻气味儿……
     然而 , 就因为这样一间小小的斗室，却还导致了郭俊霞和其他四个同样生活拮据的弟妹反目成仇——他们 不仅再不和她这个当大姐的来往了，就连在养老院中的父亲也不去探望。理由很简单：父亲既然把房子让给郭俊霞母子住，郭俊霞就得承担起赡养77 岁老父亲的责任。在养老院中的父亲也怨恨她们母子“霸占”了他的小房子……
     郭俊霞说：“此刻 , 我心中是有苦难言，有泪都不知该对谁去流。看到同龄人都有房子住，工资比我们高很多，我们的心情又有谁能理解呢？ 我们从内心希望，党和政府能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我们这些老知青解决实际生活困难，尽快帮我们摆脱困境！”
金宝贵、马斌：一条小巷难隔开特困老知青的患难情
    北京崇文区永外宝华里一条宽约两米、南北走向的小巷两边，相隔不到10 米远，74 号和62 号，一前一后挂着金宝贵与马斌——两个自幼生长在一起、 1968 年又一起下放到山西插队的发小。共同的成长经历、共同的生存环境，使金宝贵和马斌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兄弟。按马斌的 话说：“邻帮邻，穷帮穷，多少年来我和宝贵不分彼此，从不隔心，经常是头挨着头躺在一起唠长唠短 , 说我们知青的那些难忘的事儿。”杭州博客网,L
z3R:k(I/c C F
     今年55 岁的金宝贵家里三口人。 妻子党萍是他在山西翼城化肥厂当工人时的工友。后因该厂破产，夫妻二人在山西一无住房，二无土地，三无经济收入，只得投奔北京儿子户口所在地。回京后，一家三口的惟一经济来源，是靠党萍在马路边出摊卖煎饼维持营生。记者问党萍一个月能卖多少钱？党萍回答：“一年中，也就是在冬季能有三四个月的时间每月挣个千把块钱，多数时候，小煎饼摊只能月收入六、七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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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      “关键的一点，因我交不起各顶管理费，因此煎饼摊是无照经营。这样，卖煎饼整天价得东躲西藏的，被城管逮佳了就得罚几百块钱。这不，煎饼摊前两天刚被城管收走，罚了钱不算，东西几乎都被他们摔坏了，要添置起来又得花好几百块呢……”党萍心疼地边说边比划，声音渐渐哽咽起来：“这是您来采访了我才说，平时我们都不好意思对外人说，日子过得这么苦，说出来都脸红、怕人笑话咱。每天晚上，我就站在小巷口的路灯下，摊煎饼摊到凌晨两三点钟；家里人帮我洗菜、切菜。第二天上午我在家把馅准备好，中午再推出去卖，风雨无阻。十几年了，全家人就是靠这路边的小煎饼摊在挨日子。”
     屋漏偏逢连阴雨。因为成年累月地在马路边跑了十几年，党萍现在双腿青筋凸起、麻木、没有知觉——她患上了静脉炎；金宝贵又因为颈椎压迫神经，走路腿脚不好使，还患有气管炎。因为没有钱，没有医保，他俩谁也不敢去医院看病，也看不起病。又因为没钱，无法供孩子读书，独生子金志荣初二没上完就辍学在家。学历低，至今也没有找到工作。去年，在街道的帮助下，金志荣才吃上了低保： 每月有300 元。儿子的条件差，找的对象也好不到哪儿去：金志荣刚结婚的媳妇，也是个待业青年，现在靠打零工每月能挣 400 来块钱。
     “这家人的日子真是难熬啊 ! 为了节省，他们家每天只吃早、晚两顿饭。”说这话时，马斌声音很低很沉：看到自己的发小一家日子过得这样艰难，他满心的不落忍，但又力不从心。
     抵近金家人歇息的小屋——那是一间比吴丽春家还要狭小、破旧、更显拥挤、也更矮的草房。见屋内只有一张双人床，记者忍不住问他们刚结婚不久的儿子、儿媳妇住在哪里？党萍的回答出人意料：她用手一指门口违章搭建的只有70公分宽、并排躺俩个人都不够的一个狭长条小铺说：他俩睡这儿。这样困难的现实委实让记者震撼且吃惊：春秋雨季尚可凑和，寒冬腊月或酷暑高温时，这家子人可怎么过！
     记者观察，由于不堪生活重负，党萍比实际年龄明显地苍老许多。问她现在还有什么要求？党萍说：“我的要求很简单：在中午12点到晚上6 点这段时间内，能稳稳当当地卖这一点饼子，让城管别抄我，好让我们全家人目前维持生活就行。我就追求这个。”
      相比之下，57 岁的马斌情况比金宝贵家稍强点：他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早与同在山西插队的爱人离异，儿子随前妻生活。他自己呢，每天是靠蹬三轮车过日子。
     马斌原在山西临汾钢铁公司工作，l987年因父病回京，1990 年办理了退职手续，每月从原单位领取退职费248元。
     “我和金宝贵等于是一根藤上的 两个苦瓜。宝贵他腿不好，有啥事我们都是互相帮衬着。您瞧，他儿子、儿媳妇睡的那个小床是我一锤子一锤子给钉上的；那个违章小窝是我帮助搭建的——比我住的那小长条还宽了一砖呢。”
     刚开始，记者并未理解马斌话中的意思，直至看到身高约 1.76 米的马斌的栖身处，居然是搭在别人屋外边的一个比金志荣夫妇的小窝还要狭窄的细长条违章建筑时，记者再一次吃惊。
     “我都是快60岁的人了，现在 看见三轮车心里都发怵：上俩人我都拉不动了。但我一个月才248块钱，够干嘛的呀。我现在有高血压、心脏病，却不敢去医院：瞧不起啊。我们老知青之所以不间断地、一次一次地向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和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确实是因为太困难了，没办法生活，要不然，我们去干嘛呀!”
濮存昕等委员疾呼：解决“老知青”问题，为构建和谐社会提出了新课题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濮存昕在提案中以真挚的笔触写道：“……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以前没有也不可能彻底解决的知青为题，有积少成多地显现出来。2008年是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周年，在此之前，能不能系统调研，梳通理顺，彻底解决这一社会矛盾，为今天的构建和谐社会提出了新课题……” 
     在濮存昕委员执笔的这份言辞朴实、分量颇重的反映社情民意的用笺上，全国政协委员张贤亮、魏明俗、彭丽媛、敬一丹、吴雁泽、朱尔澄、冯小宁、陈昊苏等48位民盟、民建、 九三、妇联、青联、文艺、对外友好等界别的社会著名人士先后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 共同为构建和谐社会、解决老知青遗留问题发出疾呼：建议将这个社情民意的材料送到国家级的主管部门，请给予重视，尽早制订全面系统、有效可行的方案。
     前不久，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办公室走廊的沙发上濮存昕委员又字斟句酌地告诉记者：“对老知青问题，我建议政府应搞一个系统的深入调查研究，摸清情况，把问题归类处理：哪些是能解决的，哪些是不能解决的，解决的标准又是什么，应该出台、调整什么样的新政策。我认为，要将这个问题一揽子解决好，不要再留下后遗症了。”
     濮存昕说，“此类问题在春节前北京市‘两会’上部分代表、委员都 反映过。据我了解的情况，不只是北京，上海、天津政府信访工作收取的意见中，这类问题的比例也很高。这类问题还牵连到知青所插队地区的相关政策。所以，上访者在某省、市级政府部门得到的回复常是没有政策依据，无法解决。再加上个别工作人员态度上不够耐心，使这部分生存处在艰难中的老知青反映出较激烈的情绪。我也曾是知青，在边疆有近 8 年的经历。所以 , 我很同情他们。”濮存昕委员动情地说：“老知青问题可能是‘文革’中遗留的最后一个问题了。‘文革 ’已经过去了30 多年，我们国家今天强大富裕起来，政府应想办法使这部分年近 60岁的老知青特困群体过上高于低保水平的正常生活，争取对他们的问题来个彻底性的解决，再一次、让他们感受一下‘大快人心事’。比如，他们户口在北京、生活在北京，但却没青享受北京市的任何福利、社会保障待遇；一些工作关 系在外地的老知青，每年还得回原单位被‘验明正身’领取那点退休金等。对这些情况，有关部门不应该堵门，应尽可能想办法为老百姓多办点实事。”
     为此 , 他和其他委员呼吁并建议政府应放手调查研究，为决策部门制定、出台政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尽快将这部分人退休后的工资、社会保障等问题解决好。他告诉记者：“如果有关部门召开座谈会，我作为政协委员，很愿意去参加。”
         以上转贴自2006年4月21日《人民政协报》
流浪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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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的想法很实际，通过正常渠道表达一下老知青的一些社情民意。就不知道以个人名义或是其它名义反映更好？反映一下总是好事情。
    其反映的意见也可再进一步斟酌。
    一、因历史的原因，普遍整体（即是否大多数）生活水平（质量），相对于同年代未下乡的都偏低？
    二、在下乡地就业，因病、残、退休，重返故乡地区差异，如医保、养老保险等，是由各地区财政统筹解决好，或是全国统一出台相关政策文件？
    三、因服从改革大局，现已下岗又未到退休年龄，可否有统一政策上的倾斜，作为提议。
    四、想来属地管理原则，地区差异暂时很难全国统筹平衡，否则只能归为民政，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作为困难补助解决。
完达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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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发言权 帮顶一下
昆明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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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雪峰知青的意见
关于中国知青的6类问题（比较齐全的理论分析），请进云知网详看：
http://www.cnzq.org/ynzq/cgelf-yn/index14-003.htm
流金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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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雪峰我们支持你。
wxz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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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雪峰我们支持你。
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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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雪峰同志说得很好，确实有部分知青，还处在困境中，需要得到政府的帮助。支持你的建议！
更多请进北京知青网、重庆版纳知青网看

